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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梦两个梦
曲树强

诗歌港诗歌港

去年近春节之际，女儿女婿特地
为我和老伴从花店购买了一大盆蝴
蝶兰，为的是烘托新春佳节的喜庆
气氛。时值数九隆冬，户外周天彻
寒，这一盆花儿却深知人意盎然绽
放。花如其名，每一朵都呈蝴蝶的
形状，统共十个莛儿，花儿如扇形迎
面排开，酷似一群淡红色的彩蝶聚
集在一起，亦如孔雀开屏，色泽绚
丽，楚楚动人，馨香扑鼻，深深嗅之，
不啻陈年佳酿。美中不足的是，因
花盆和花形较大，往轿车里装卸时
不慎碰折一个莛儿，致使那串花儿
不如其他花儿那么靓丽妩媚，显得
有些萎靡不振，但是对于这盆蝴蝶
兰来说，可谓瑕不掩瑜，无碍观赏。
家里突然增添了一个大好景致，委
实有了年融融的感觉，我和老伴的
心情甚是愉悦。

蝴蝶兰花期特长，转过年来直至
二月，这些花儿仍如一群彩旦在舒
展绫罗，眉眼传情，尽情表演，只可
惜那个残莛上端日渐枯萎，那串花
儿不幸夭折。约莫又过了一个月，
满 盆 蝴 蝶 兰 意 兴 阑 珊 ，相 继 谢 幕
了。老伴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将九
个莛儿剪掉，唯独对那个被碰折的
莛儿舍不得下手。我劝她快一块儿
剪掉吧，留着半截莛儿干啥？老伴

说，你看残莛的断茬处正冒出一个
新芽，说不定还能长出一个新的分
枝，极有可能萌发出一串花骨朵。
我转念一想，老伴说得确有道理。
蓦地，我想起有人修剪树木时，特地
留下一个枯枝，以便供鸟儿小憩。
果不其然，有的鸟儿嫌树冠茂密，遮
光挡视线，见树上恰有一个枯枝，那
里视野开阔，足可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便飞上去歇脚，继而尽情啼啭。
这委实是一道独特的景致，恰如一
幅淡雅的国画，亦如一首隽永的小
诗。鉴于这个想法，这个蝴蝶兰的
残莛就得以保留下来。

这一大盆蝴蝶兰是由十个塑料
碗儿组成，每一个碗里植有一棵蝴
蝶兰，碗里泥土有限，这就需要时常
观察，泥土稍微干燥，我就一手提壶
一手拨开那些肥硕的绿叶，惬意地
往每个塑料碗里适量浇水。

我坚信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
的。感情是双向的，在你喜欢那些
花 草 时 ，那 些 花 草 也 自 然 会 喜 欢
你。就拿邻居家那只萌宠博美来说
吧，通体没有橘猫大，长得胖胖的，
四肢短小，毛茸茸的，形如雪球，为
此主人索性给它取了一个昵称“球
球”。我和老伴闲暇无事在小区散
步，总会亲近抚摸“球球”。小家伙

极通人性，打老远儿听见我呼唤它，
便撒腿朝我跑来，怎奈腿儿短，速度
慢，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非要我
抱起来亲近抚摸一番不可。

这一盆蝴蝶兰在我和老伴细心
管理下，慢慢地长出了新枝，竟然萌
发出大大小小八个蓓蕾。先是开了
一朵，那花儿大大的，每时每刻都在
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我和老伴，似乎
对我们心存感恩。我和老伴如愿以
偿，愈发对其悉心照料。过了一个
多月，这个新枝又依次开出三朵花
儿，直到中伏时节，剩余的四个蓓蕾
才全部绽放。时至“处暑”，这八朵
蝴蝶兰仍旧开得娇艳，估计花期能
够延续到“白露”。我和老伴打心眼
里喜欢这八朵蝴蝶兰，闲暇无事便
与她们对视。

我时常忙里偷闲莳弄花卉，用心
灵与劫后余生的蝴蝶兰对话。她告
诉我，尽管身体一度发生变故，但
是一颗火热的心却未残疾。生命
不息，追求不止。务必恪尽职守，
传承祖上的生命密码，尽情绽放。
蓓蕾初绽，花儿半开，正是她们鲜
花家族的高光时刻。她们那迷人
的笑靥，正是大自然的特殊语言，
在向人类，向芸芸众生，表达充满善
意的问候！

梦像一条蜿蜒的河流，在潜意识
的河床下涌动，时而泛起涟漪，时而
掀起惊涛。关于梦的定义，科学告
诉我们：梦是睡眠中出现的一种生
理现象，由大脑皮层尚未完全停止
活动而引起，其内容与清醒时的某
些意识有关，而多以虚幻或错乱的
形式出现。然而，当梦的碎片落入
现实的土壤，当虚幻的镜像照见生
命的倒影，梦便不再只是生理的电
信号，而成了灵魂的私语，命运的谶
言，乃至对人生本质的隐喻。

我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梦，梦中所
到的地方，经常在现实中重现。那
些虚幻的街巷、模糊的面孔、荒诞的
情节，总会在某个清晨的阳光下，或
某个傍晚的霞光里，与现实重叠。

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春天的夜晚，
父母去邻居家了，我一个人盘腿坐在
土炕的边沿上，沉浸在一本书的字句
中。突然，一种奇异的感觉袭来，我的
身体开始缓缓下沉，下沉……很快，我
感觉到自己坐在了冰凉的地面上。
我惊愕地回头，看见另一个“我”仍
盘腿坐在炕上，捧着一本书在读。
那一刻，我脑海中蓦然闪过一个成
语：魂不附体。这并非传说或臆想，
而是真实可感的体验——我的灵魂
与肉身短暂分离，在虚实交界的缝
隙中，窥见了自己的双重影像。正
当我怔忡之际，父母回家开门的声
响传来，地上的“我”又轻盈地飘起，
上升，上升，最终与炕上的那个“我”
重合。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梦境般
的经历仍历历在目，如烙印般刻在
记忆的深处。它让我思索：梦与现
实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灵魂与肉

体的联结，是否真的牢不可破？那
些看似虚幻的梦境，是否藏着某种
超越物理法则的真相？

另一个经常纠缠我的梦，则是一
幕温馨与荒凉的场景。梦中，我和
一家人在一间大屋子里吃饭、聊天，
暖黄的灯光，温馨的说笑声，仿佛人
间最安稳的港湾。然而，当我去外
面一趟返回时，屋内已是人去屋空，
桌椅凌乱，余温尚存的碗碟残留着
方才的残羹剩饭。我心中瞬间掠过
一阵失落与空虚，仿佛被遗弃在时
光的废墟中。我急切地到处喊人，
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却无
人应答。这时，我便从梦中惊醒，枕
边唯有孤寂的月光。这梦反复出
现，如一个固执的寓言，仿佛在告诉
我：人生就是聚聚散散，就是一场
戏，相逢总是要分离，只是分分钟的
事情。

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科学将
其归为大脑皮层的残余活动，是清
醒意识的碎片在睡眠中的重组。但
梦的奇幻与预言性，却常常超越理
性的解释。古往今来，无数智者试
图破译梦的密码。弗洛伊德认为梦
是潜意识的伪装表达，是欲望的满
足与压抑的宣泄；荣格则视梦为集
体无意识的显现，是灵魂与宇宙的
对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梦更是
被赋予了吉凶祸福的征兆，庄周梦
蝶的典故，将梦与真实的存在之谜
交织成千古的迷思。

我的那两个梦，是否也藏着某种
预示？少年时的“魂不附体”，或许
暗示着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分裂
与整合。少年在书页与现实之间徘

徊，灵魂渴望挣脱肉身的束缚，探索
更广阔的世界，却又被现实的声响
拉回原地。这种分裂与挣扎，是青
春期普遍的体验，而梦以奇幻的形
式将其具象化。至于聚餐梦中的离
散，则更像是对人生无常的隐喻。
欢聚的时刻总是短暂，分离的阴影
如影随形。梦中的空屋，何尝不是
对生命本质的寓言？我们终其一
生，都在建造各种“屋子”——家庭、
事业、爱情，然而时间的洪流终将冲
散一切，留下空荡的回声。梦以失
落感警醒我们：珍惜当下，因为相聚
的每一刻，都可能是永恒的最后一
帧画面。

然而，梦的警示并非要我们陷入
虚无的悲观，而是引导我们领悟珍
惜与超越。聚餐梦中的失落，恰恰
反衬出相聚的珍贵。每一次与亲
人的共餐，每一次与友人的畅谈，
都 是 对 抗 时 间 洪 流 的 焦 点 时 刻 。
梦提醒我们，在相聚的时刻，要全
然投入，感受每一缕笑声的温度，
每一道菜肴的滋味，因为它们可能
转瞬即逝。同时，梦的无常性也启
示我们，要超越对“拥有”的执着，
以更豁达的心态面对离散。分离
并非终点，而是生命流动的必然形
态。正如四季更迭、花开花落，离散
为新的相聚埋下伏笔，为灵魂的成
长腾出空间。

在更广阔的维度上，梦或许是人
类集体无意识的共鸣，是超越个体
的灵魂交响。许多人的梦境中会出
现相似的元素：飞翔、坠落、追逐、迷
路……这些普遍的原型，暗示着人类
共通的心灵密码。

秋乐响起
林启东

琴声颠覆了岁月
落叶的脚步面向夕阳
远山思而不语
淡淡秋意心南归

当我把风儿比作酒
拾起残花品忧愁
青春好比南飞雁
辗转往事烟雨中

看得见的是山
望得见的是水
忘不了的是乡愁
漫步人生路
一日秋雨 半世沧桑

我愿倾其所有
为你酿造一个醇美的秋天
我是一片落叶
我踏在落叶上
仿佛自己就是落叶
身下的土地似乎凉了
太阳光不再炽热
风的脚步也快了
我的身体在无辜地瑟瑟发抖
眼睛无助地仰望着吹来的风
我的身体在慢慢变轻
当时间挤干最后一滴泪
皮肤已经焦黄

我愿是秋天的一滴血
我染红了秋天的风景
匆匆地拉起小草的手
她的眼里满满的都是
秋天的太阳

秋雨
奋飞

秋雨淅沥，
洗净天地间燥热。
滴滴雨滴像甘露，
滋润农民心田，
浇灌丰收光景。

秋雨沙沙，
敲打着田间泥土。
稻穗正低头灌浆，
玉米已饱满挺立。
这是大地最动人的时刻。

残枝绽奇葩残枝绽奇葩
林红宾


